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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話說周庸祐在近香樓飲了壽筵之後，因夜深了，著馮少伍打發了賞封，先自回府去。馬氏接著了，知周庸祐有了酒意，打點睡

了去。　　次日，馮少伍來回道：「大人的岳降，已是過了。前兒在附近重慶戲院買了這所宅子，現在拋荒去了。因大人說過，要

在那裡建個花園，怎奈八月是大人的生辰，不便動土興工，若到十月，又是幾位姨太太生辰。只有這九月沒事，這會子就要打點打

點，在九月內擇個日子興工，不然就是一月延多一月，不知何時才築得妥了。」馬氏答道「是」，又道：「你可像在城裡舊宅子建

築戲台一般，尋個星士，擇個日子，謹慎些兒，休要衝犯著家中人口才是。」馮少伍道：「是自然的，但不知撥哪一筆銀子興工，

還請夫人示下來。」馬氏道：「現在大人占了股份的那銀行，是不大好，銀子起的不易。只是耀記的銀店，是我家裡存放銀的所

在，除了咱的和各姨太存貯的，就在大人名下的，拿張單子起了來使用罷。」馮少伍道：「我昨兒到耀記坐坐，聽說近來銀口也緊

些兒，還問我籌附五七萬應支，只怕起的不易。若銀行裡大人放占股份三十來萬銀子，料然起回三五萬不妨。」馬氏道：「不是這

樣說，勉強起些，就名聲不大好了。既是耀記銀行銀口緊了，橫豎建這花園，不過花費一二萬，現省城裡十數間行店，哪處起不

得？且本年十二宅那裡，還未得關書裡那十萬銀子投將來。除現存府裡不計，我家存放在外的銀子正多，任由你在哪一處取撥便

是。」

　　馮少伍答聲「理會得」，下了來，一面擇過日元，卻是九月初二日是吉星照著，便好興工。先自回過馬氏，就尋起做的店子估

了價，頭門外要裝潢裝潢，內面建所大廳子，預備筵賓宴客之用。餘外又建樓台兩座，另在靠著戲院之旁，建一所亭子，或耍來聽

戲，或是夏秋納涼，倒合用著。其餘雕欄花砌，色色各備，自不消說了。只因趕緊工程，自然加多匠工。果然一月上下，早已竣

工。是時省港親朋，因周家花園落成，莫不到來道賀，即在花園裡治具，向親朋道謝。至於省中道賀的親朋，少不免要回省一遭，

邀請親朋一醉。

　　周庸祐自與馮少伍回省，到過三姨太、八姨太那裡之後，隨到談瀛社。那時一班拜把兄弟，都見周庸祐久不到談瀛社，這會相

逢，料自然有一番熱鬧。只就中各人雖同是官紳之家，惟一二武員劣井，在談瀛社內，除了花天酒地，卻不免呼盧唱雉，或抹牌為

賭，因談瀛社內面比從前來往的多。今見周庸祐回了來，因前時香港地面牌館還多得很，周庸祐在港地一賭，動說萬數。這班人見

他來了，如何不垂涎？內中一位拜把兄弟李慶年，先懷了一個歹心，早與一位姓洪字子秋的酌議，要藉一個牌九局，弄些法兒，好

賺周庸祐十萬八萬。洪子秋聽了大喜，因忖周庸祐錢財多得很，且手段又是闊綽，縱然輸了五七萬，料然不甚介意﹔況他向不是江

湖子弟，料看不出破綻來。

　　主意既定，又忖談瀛社內來往的多，不便設局，便另僱一花舫，泊在谷埠裡，說是請周庸祐飲花酌酒，實則開賭為實。由洪子

秋出名，作個東道主，另聘定一位賭徒出手，俗語稱此等角式為師巴，都是慣在賭場中討生活，十出九勝的了。那周庸祐因有李慶

年在局，是稱兄稱弟的朋友，也不防有別的蹺蹊，且又不好卻洪子秋的好意。到那一夜，果然修整赴席。統計花舫之內，連姓周的

共七人，座中只認得李慶年、洪子秋，餘外都是姓洪的朋友。到初更後，因為時尚早，還未入席，先由李慶年說道：「現時尚早，

不如設一局作玩意兒也好。」那李慶年說了，即有一個人答應著一個好字，跟手又是洪子秋贊成。

　　周庸祐見各人皆已願意，自己也不好強推，因此亦應允入局。但自忖道：看他們有多少家當，我若贏了他，恐多者不過三五

萬，少的只怕三五千﹔若我輸了時，就怕十萬廿萬也未可定，這樣可不是白地吃虧？只既允了，不可不從，便相同入局。初賭三兩

巡，都無別的不妥﹔再歷些時，各人注碼漸大起來，初時一注只是三二十金，到此時已是七八千一擲。周庸祐本是好於此道，到這

時，自然步步留神。不提防李慶年請來的賭手，工夫還不大週到，心內又小覷周庸祐，料他富貴人家，哪裡看得出破綻，自不以為

意。誰想周庸祐是個千年修煉的妖精，憑這等技術，不知得過多少錢財。這會正如班門弄斧，不見就罷﹔仔細一看，如看簷前點

水，滴滴玲瓏，心中就笑道：這叫做不幸狐狸遇著狼虎，這些小技，能欺騙別人，如何欺騙得我過？今兒又偏撞著我的手裡，看他

手段，只是把上等牌兒疊在一起，再從骰子打歸自己領受。

　　周庸祐先已看真切時，已負去一萬銀子有餘，即托故小解，暗向船上人討兩牌兒，藏在袖子裡，回局後略賭些時，周庸祐即下

了十五萬銀子一注，洪子秋心上實在歡喜。又再會局，周庸祐覷定他疊牌，是得過天字牌配個九點，俗語道天九王，周庸祐拿的是

文七點，配上一個八點一色紅，各家得了牌兒，正覆著用手摸索。不料姓周的閃眼間將文七點卸下去，再閃一個八點紅一色出來，

活是一對兒。那洪子秋登時面色變了，明知這一局是中了計，怎奈牌是自己開的，況賭了多時，已勝了一二萬銀子上下。縱明知是

假，此時如伺敢說一個假字？肚子裡默默不敢說，又用眼看看李慶年。李慶年又礙著周庸祐是拜把兄弟，倒不好意思，只得搖首歎

息，詐做不知。周庸祐便催子秋結數。洪子秋哪裡有這般方便，拿得十來萬銀子出來？心上又想著與李慶年兩人分填此數，只目下

不敢說出。奈周庸祐又催得緊要，正是無可奈何，便有做好做歹的，勸子秋寫了一張單據，交與周庸祐收執。沒奈何，只得大家允

諾。是夜雖然同飲花筵，卻也不歡而散。

　　各人回去之後，在洪子秋心裡，縱然寫了一張單據，惟立意圖賴這一筆賬項。只是周庸祐心上如何放得過？縱然未曾驚動官

司，不免天天尋李慶年，叫他轉致洪子秋，好早完這筆賬。獨李慶年心上好難過，一來自己靠著周家的財勢，二來這筆賬是自己引

洪子秋出來，若是這筆數不清楚，就顯然自己不妥當，反令周庸祐思疑自己，如何使得？便乘著轎子，來找洪子秋，勸他還了這筆

賬。洪子秋心裡本不願意填償的，自是左推右搪。李慶年心生一計道：「那姓周的為人，是很大方的，若不還了他，反被他小覷

了。不如索性還了，還顯得自己大方。即遇著怎麼事情，要銀用時，與他張挪，不怕不肯。」洪子秋聽了，暗忖姓周的確有幾百萬

家財，這話原屬不錯。遂當面光了李慶年，設法挪了十來萬銀子，還與周庸祐，取回那張單據，就完結了。後來姓洪的竟因此事致

生意倒盤，都是後話不提。

　　且說姓洪的還了這筆款與周庸祐，滿望與周庸祐結交，誰想周庸祐得了這十來萬銀子，一直跑回香港去，哪裡還認得那姓洪的

是什麼人。自己增了十萬，道是意外之財，就把來揮霍去了，也沒打緊。因此鎮日裡在周園裡會朋結友，從新又有一班人，如徐雨

琴、梁早田，都和一塊兒行步，若不在周園夜宴，就赴妓院花筵。

　　那時周庸祐又結識一個賽鳳樓的妓女，喚做雁翎。那雁翎年紀約十六七上下，不特色藝無雙，且出落得精神，別樣風流，故周

庸祐倒看上他。只是那雁翎既有這等聲色，就不持周庸祐喜歡他，正是車馬盈門，除了周庸祐之外，和他知己的，更不知幾人。就

中單表一位姓餘的，別字靜之，排行第五，人就喚他一個佘老五排名。這時正年方廿來歲，生得一表人材，他雖不及周庸祐這般豪

富，只是父親手上盡有數十萬的家財。單是父親在堂，錢財不大到自己手上，縱然是性情豪爽，究不及周庸祐的如取如攜，所以當

時在雁翎的院子裡，雖然與雁翎知己，惟是那天字第一號的揮霍大名，終要讓過周庸祐去了。獨是青樓地方，雖要二分人才、三分

品貌，究竟要十分財力，所以當時佘老五戀著雁翎，周庸祐也戀著雁翎，各有金屋藏嬌之意。論起佘老五在雁翎身上，花錢已是不

少，還礙周庸祐勝過自己，心上自然不快。但姓餘的年輕貌美，雁翎心上本喜歡他的，爭奈身不自由，若是嫁了佘老五，不過取回

身價三五千，只鴇母心上以為若嫁與周庸祐，怕是一萬八千也未可定。故此鴇母與雁翎心事，各有不同。

　　那一日，周庸祐打聽得佘老五與雁翎情意相孚，勝過自己，不如落手爭先，就尋他鴇母商酌，要攜帶雁翎回去。鴇母素知周庸

祐是廣東數一數二的巨富，便取價索他一萬銀子。周庸祐聽了，先自還價七千元，隨後也八千銀子說妥。鴇母隨把此事對雁翎說

知，雁翎道：「此是妾終身之事，何便草草？待妾先對餘姓的說，若他拿不得八千銀子出來，就隨姓周的未遲。」鴇母聽了，欲待

不依，只是香港規則，該由女子擇人，本強他不得﹔況他只是尋餘五加上身價，若他加不上時，就沒得可說。想罷，只得允了。



　　那時周庸祐既說妥身價，早交了定銀，已限制雁翎不得應客，雁翎便暗地請佘老五到來，告以姓周的說妥身價之事。佘老五聽

得是八千銀子，心上嚇一怕，隨說道：「如何不候我消息，竟先行說妥，是個什麼道理？」雁翎道：「此事是姓周的和鴇母說來，

妾爭論幾回，才尋你到來一說。你若是籌出這筆銀子，不怕妾不隨你去。」佘老五道：「父兄在堂，哪裡籌得許多？三二千還易打

算，即和親友借貸，只是要來帶卿回去，並非正用，怕難以開口，況又無多時候，如何是好？」雁翎聽罷，好不傷感。又說道：

「妾若不候君消息，就不到今日了。你來看姓周的十來房姬妾，安回去怎麼樣才好？妄自怨薄命，怎敢怨人？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

佘老五躺在牀上，已沒句話說。雁翎又道：「既是無多時候，打算容易，若妾候君十天，卻又怎地？」佘老五一聽，就在牀躍起來

說道：「若能候至十天，盡能妥辦，斷沒有誤卿的了。」雁翎心上大喜，便喚鴇母進來，告以十天之內，候姓餘的拿銀子來，再不

隨周庸祐去了。鴇母道：「若是真的，老身橫豎要錢，任你隨東隨西，我不打緊。若是誤了時，就不是玩的。」佘老五道：「這話

分明是小覷人了，難道這八千銀子，姓餘的就沒有不成？」那鴇母看佘老五發起惱來，就不敢聲張。佘老五便與雁翎約以十天為

期，斷不有誤，說罷，出門去了。

　　鴇母見佘老五仍是有家子弟，恐真個尋了銀子出來，就對周庸祐不住，即著人請周庸祐到來，告以佘老五限十天，要攜銀帶雁

翎的事。周庸祐聽了，本待把交了定銀的話，責成鴇母，又怕雁翎不願，終是枉然。忽轉念道：那雁翎意見，不願跟隨自己，不過

礙著有個佘老五而已。若能撇去佘老五，那雁翎自然專心從己，再不掛著別人了。想罷，便回府去，與徐雨琴商量個法子。徐雨琴

道：「如此甚易，那佘老五的父親，與弟向有交情，不如對他父親說道：他在外眠花宿柳，冶游散蕩，請他父親把佘老五嚴束，那

佘老五自然不敢到雁翎那裡去，這便如何帶得雁翎？那時，不怕雁翎不歸自己手上。」周庸祐聽了，不覺鼓掌稱善，著徐雨琴依著

乾去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方藉資財謀贖妓，又施伎倆暗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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